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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熊头
□申平

记忆中的老熊头是个矮小懦弱
的人，他是全村人欺负耍笑的对象。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根本就不
姓熊。他之所以被改姓“熊”，是因
为农村有句话叫做“黑瞎子进门
——熊到家了”，大家觉得这句话恰
好是形容他的，于是就都管他叫“老
熊头”。起初，他当然不接受这个

“外号”，时间久了，叫得多了，他没
办法，只好答应了。

“熊”这个词，在北方做名词时
当然是指一种傻大黑粗的动物，但
是如果它做动词时，就含有怂包软
蛋，没有本事的意思了。

记得还是穿开裆裤的时候，我们
一群孩子就知道老熊头好欺负。只
要发现他从街上走过，我们就会追
上去，跟在他的后面大喊大叫，还捡
起土块朝他身上扔。每到这时，老
熊头做出的最激烈反应，就是收住
脚步，喊一声：“你们这群小孩子，我
告诉你们家大人去！”然后就加快脚
步逃走了。

到了晚上，我们闲极无聊，也会
来到老熊头的屋后鬼哭狼嚎，听听
没什么动静，就往他家的屋顶上扔
石头。咕噜噜，咕噜噜，石头在土屋
顶上滚来滚去，这时候才听见一个
声音响起来：“这是谁呀！”或者有手
电光照过来。于是我们撒腿就跑。

后来年龄稍大，知道欺负人不
好，也就不那么欺负老熊头了，反倒
对村里人为什么都喜欢欺负他产生
了兴趣。问大人，他们的回答其说
不一。有说他个头太小太无能的；
有说他的身世可能有问题、闹不好
是个“暗藏特务”的。原来老熊头当
年是要饭来到村里的，当时他好像
是和尚打扮，人已经饿得皮包骨，眼
看奄奄一息了。村人见他可怜，就
救下了他，并安顿他在牛圈屋里住
下来。有吃有住，他缓过来以后就
留在了村里。

“ 暗 藏 特 务 ，”这 简 直 太 可 怕
了！我们不由得重新打量老熊头，
可是从头到脚也没有看出他哪里像
个“特务”。后来村里也对老熊头进

行过审查，他就哼哼呀呀地说，他也
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从记事起就
待在一座庙里，后来庙被大火烧了，
师父师兄都烧死了，他就出来讨饭，
后来就流落到我们村里。他的回答
大概让大家感到失望，就说他不老
实，说假话，还有人上前打他，逼他
说自己是“暗藏特务”，但是他死也
不肯承认。接着又有人出来揭露
说，有天晚上月亮底下，他看见老熊
头在自家院里偷偷打拳，打得有模
有样，不是特务怎么会打拳呢。老
熊头却矢口否认，然后他就昏了过
去。大家一看要出人命，想想哪有
这样的特务，也就放过了他。

我初中毕业，回到村里劳动的时
候，老熊头已经快 60岁了。他依然
孓然一身，在他那两间小土房里像
个地老鼠一样悄悄活着。因我年龄
尚小，生产队安排我去放牛。放牛
便放牛！一共十几头牛早上赶出
去，晚上赶回来，倒也轻松自在。但
是这天晌午，也不知道是因为天气
热，还是因为有牛虻骚扰，反正那头
被称为花脖子的犍牛突然发起疯
来。它哞哞狂叫，接连撞翻了两头
母牛。我过去用皮鞭抽它，它却猛
地向我冲来，脑袋一摆，牛角就把我
高高挑起又甩出去。幸亏落在草地
上，等我爬起来，却见花脖子一路狂
奔，直朝村里去了。

这时候，村里恰巧响起了上工的
钟声。不好！疯牛进村要出人命。
我急忙爬起来，不顾一切往村里跑，
边跑边喊：“疯牛进村了，疯牛进村
了！”等我跑进村里的时候，果见村
中乱作一团，人们喊爹叫娘，四处奔
逃，而且已经有人躺在了地上。只
见花脖子穿街过巷，见人就顶，简直
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
是好！

忽然，谁也想不到的一幕发生
了：就在人群最密集的地方，一个矮
小的身影蓦然端端地挡在了疯牛的
前面。等到人们看清楚那人的时
候，不由一起惊叫：“老熊头，快闪

开，闪开！”
却见老熊头不但没跑，反而扎起

了马步，稳稳地站着，两拳悬在腰
间，两眼紧紧地瞪着疯牛。那疯牛
一见有人挡路，立马把头一低，哞地
一声直冲过去。高大的犍牛和瘦小
的老头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人叹了
一声：“完了！”都转过脸去或闭起眼
睛，不忍看到那悲惨的一幕。

我因为一直在往过跑，却把当时
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但见老熊头
稳如泰山，就在牛头要撞上他的那
一瞬间，突然向左跨了一步，右拳猛
地击出，不偏不倚，正打在疯牛的左
耳根上，随着“嗨”的一声吆喝和一
声闷响，疯牛的脚步竟然戛然而止，
身体晃了几晃，轰然倒地，四蹄蹬了
几蹬，就一命呜呼了。

周围先是一阵长久的寂静，人们
都张嘴瞪眼，似乎不相信眼前发生的
事情，继而看到倒地的疯牛，再看收
了架势的老熊头，立刻发出一阵惊叹
和一片欢呼，大家纷纷喊着：“哎呀老
熊头，高手啊！你怎么还有这两下
子！”一起跑上前，把他抬了起来。

从那以后，老熊头就成了村里的
大英雄，他一拳打死一头疯牛的故
事加上各种传说演绎不胫而走，远
远近近的人都跑来一睹老熊头的风
采。

后来，村里再也没人叫他“老熊
头”了，“张德大师”成了他的新名
字。

申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
作家，广东省和惠州市小小说学会
会长。在各地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400 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
小说和小小说作品集 23 部，作品连
续多年入选各种权威选刊、选本，
进 入 中 国 好 小 说 排 行 榜 ，被 译 为
英、日、西班牙文，曾获得小小说领
域最高奖“金麻雀奖”、《小说选刊》
第 13 届微小说全国大奖、读者最喜
爱小说家奖、广东省第十一届鲁迅
文艺奖等 100 多项荣誉。

邻居
□朱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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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选择房子，但你不能选择
邻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邻居的子
丑寅卯。

这不，刚刚租的房，就摊上了一
个糟心的邻居。

过道上，一堆垃圾和一个老太婆
的背影钻入眼睛。老太婆满头银
发，一身泛白的衣服，我怀疑是捡来
的。每次遇到，她手里都拿着垃圾：
纸皮、易拉罐、塑料油瓶、废弃电线
……一捆一捆。那些东西藏有多少
细菌、多少病毒？我有小洁癖，躲得
远远的。

可是，再远也是对面，抬头不见
低头见，我只好每天戴着口罩出门，
戴着口罩回家。如果不是因为签了
一年租房合同，交了 3个月押金，我
会马上搬离这里。

老太婆感觉到了我的厌恶，看到
我，自然也躲得远远的。

老太婆住的是三居室，我从未看
过有人来找她，独自住着这么大的
房子，这房子是租的？那绝对不可
能。我一个单身公寓都要一千多块
钱，一个捡垃圾的老人，怎么租得起
这么大的房子？有可能是老公留下
的，有可能是子女买给她的，经济遇
到困难了，不得不捡垃圾维持生
活。这样猜测的时候，想到与她年
纪相仿的奶奶，在老家安享天伦之
乐，不免生出恻隐之心，偶尔面对面
的时候，头会点一下，但我始终没有
问她姓名。

不时看到收垃圾的上门，每当这
个时候，过道就塞得满满当当的。
老太婆脸上的笑容就像小女孩一样
满足。

突然一天，我早上刚要出门，听
到老太婆家里传出婴儿的哭声，像
猫叫一样撞击我的耳膜。我正好
奇，老太婆的门开了，她怯怯地问
我，姑娘，你有空吗？求你帮帮我可
以吗？

什么事？我问。
我捡到一个弃婴，可是情况不太

好，不肯喝奶，我想带她去医院看看。
老太婆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她的

眼里满是祈求。
好吧。本小姐姐虽然不是爱心

爆表的人，但也不乏善良之心。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载着老太婆

和婴儿去了人民医院。医生开了一

大叠检查单子，我粗略算了一下，没

有两千元下不来，这要老太婆捡多
少垃圾啊？

这个时候，我又生恻隐之心，把
单子拿过来，去交钱。

老太婆把捆得整整齐齐的一捆
百元大钞塞给我。我扬扬手机说，
不用，我这里有钱。

不行，不能用你的钱，这是我的
事，你已经帮我很大忙了。老太婆
说。

阿婆，您的钱是一分一分捡来
的，攒得不易，还是我来吧。我说。

不用你的钱，我有钱。老太婆
态度强硬，好像她是一个阔老太太，
好像她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一样。拗
不过她，我只好拿着那捆钱去交款。

还好，婴儿检查没有大问题，打
了针就回来了。

几天以后，再见到老太婆，她告
诉我，婴儿送到儿童福利院去了。

为什么一开始不送去？我问她。
她说，婴儿情况不稳定，随时都

有生命危险。

那您不是白白浪费了几千元？
我为她可惜。毕竟她要靠捡垃圾为
生啊！

钱没关系的。老太婆笑了笑，说
得轻描淡写。我就奇怪了，钱没关
系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卖钱？

通过这件事以后，我与老太婆的
关系近了一步，不再那么反感她了，
看过的报纸，快递的纸盒，喝过的矿
泉水瓶子，我都会收集好，放到她门
口。

那天晚上看电视新闻节目，突
然，老太婆手持捐款支票出现在电
视上，我睁大眼睛，她雪白的头发，
如一束光在我眼前闪耀——她为儿
童福利院捐款 10万元。原来，她是
一位退伍军人，已进行各种捐款 20
余次，捐款总额可观。

眼里温热的液体滚了下来，打湿
了我的口罩，我摘下来，赶紧在朋友
圈发了一则微信：

刚刚，市电视台报道为儿童福利
院捐款的老奶奶，就是我的邻居。

投稿邮箱：syrblht@163.com

考核
□余清平

整理好衣衫，骆俊站在镜子前，
看到自己衣衫虽然半新，倒也十分干
净整洁。他想，夫子苏韫石应该答应
收自己为门生吧。

骆俊自1812年高中秀才，十分高
兴，对考举人，满怀希望。不过，骆俊
心里明白，考举人比考秀才要难几十
倍。他更知道，如果考不中举人，家
中如此贫困，拿不出几两银子，这一
腔抱负便无法施展。思来想去，他决
定访名士，拜名士为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骆俊在广州
访到一个名士，叫苏韫石，顺德人，岭
南隐士，戊辰科进士，曾任江苏娄县
知县，辞官归隐后，把一肚子学问传
授给学生。苏韫石收学生极严格，不
仅要求学生天资聪颖，更看重学生的
行为准则和品德，还讲究缘分。

古时拜师极是隆重，备上厚礼是
首要条件。家住佛山的骆俊，由于家
贫，去广州求学凭借两条腿步行，也
没有什么礼物，只有一包他喜欢吃的
炭步芋荚干，是花县族兄骆秉行寄给
他的。骆俊舍不得吃，便拿来当作拜
师礼。苏韫石听过骆俊的故事，知道
他少年英才，十分好学，16岁参加南
海县试，高中秀才第一名，被人告为
冒籍（冒充户籍）而取消。骆俊只好
返回原籍花县，落户华岭村，认骆秉
行为兄长，4年后，以花县户籍参加县
试，一举考中第三名。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苏韫石看
到骆俊，有点失望，这不就是一个乡
下的普通孩子吗？干瘦的身材，个子
不高，穿着半新不旧的布褂，不过，倒

很干净，还有那双眼睛，机灵样儿。
苏韫石沉吟了一会儿问，你是从佛山
还是从花县来？

从佛山来的。骆俊恭恭敬敬地
回答。

是骑马还是坐车来的？
走来的。
走来的？苏韫石心里一惊，走这

么远的路程，是个能吃苦真心求学的
年轻人。苏韫石想了想，从身上摸出
几个缗钱说，好吧，你来得正好，我昨
天在光孝寺那间书局看到一本《诗
经》，你去给我买来。

骆俊接了缗钱，二话不说，转身
往门外走。他初来广州，人生地不
熟，不知道光孝寺在哪。他想起母亲
说，路在口边。便一路走一路问，终
于走到光孝寺旁那间书局，买了一本
《诗经》。

当骆俊把《诗经》交给苏韫石时，
他接过书，从书柜里拿出十几个缗
钱，说，唉，瞧我这记性，我忘记了那
本《大学》昨天被弄破了几页，你再跑
一趟，给买一本来。

好的，先生。骆俊接过缗钱，便
转身往外走。这次，骆俊轻车熟路，
很快就把书买回来了。

骆俊把书和剩下来的缗钱一起递
给苏韫石。他点了点头，一拍手说，人
老善忘事，我那本《中庸》，也有几页翻
坏了，想换一本，你去给我买来。

是，先生。骆俊回答。
苏韫石从书柜里拿出一两碎银

递给骆俊。
太多了，先生，用不了这么多。

骆俊说。
买书剩下的钱，你看着自己要添

置些什么，你尽管买，如果不够，我这
里还有。苏韫石说。

谢谢先生。骆俊接过碎银揣在
怀里，往门外走。

很快，骆俊买回了《中庸》，把书
和剩下的碎银一分不差地递给苏韫
石。他不接，即刻沉下脸说，你回去
吧，我教不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

骆俊连忙跪下，说，先生，非为我
不听话。

你这么讲，倒是我错怪你了。
晚辈早就听说，先生一肚子学

问，晚辈十分倾慕，望先生成全晚辈
拳拳之心。

这……苏韫石看着骆俊，十分欣
慰。

先生，先贤云，无功怎能受禄，晚
辈前来拜师，因家中贫寒，没有备下
丰厚的拜师礼，已经是心中有愧，怎
能反过来接受先生的馈赠，于情于
礼，都不合礼数。

骆俊慕名而来，所看中的，是苏
韫石的学问，是他的品德。骆俊听母
亲常常讲，什么样的师父教出什么徒
弟。他想读好书，有了学问，将来一
定要为百姓做实事。

苏韫石不再说话，踱步到那张太
师椅前，端正坐下。骆俊见了，连忙
站起身，走过去跪下，行拜师礼。

苏韫石给骆俊免了学费。
骆俊27岁中了举人，后改名骆秉

章，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一生清廉爱
民，被百姓敬为诸葛亮。

城里的阳光
□黄超鹏

嘉耀躺在河滩边的草地上，一顶
草帽盖住脸，悠闲地晒着太阳。冬日
的暖阳晒得人身子暖暖的，很舒服。
张老汉站在不远处抽烟，看着儿子的
模样，摇摇头，有些想不通。他不明
白儿子咋这么喜欢晒太阳。

年尾，儿子嘉耀从城里回来。闲
着没事，儿子就喜欢拉把椅子坐在墙
根处晒太阳。“你就不怕晒黑了？”张
老汉问儿子。儿子答：“晒不黑。乡
下的太阳不用钱，多晒晒，杀菌消
毒，怪舒服的。”

张老汉觉得可笑，城里难道没太
阳？难道城里的太阳就要钱？还不
是同一个太阳！小时候的嘉耀虽说
是农家子弟出身，可很讨厌顶着烈日
干活。干农活时的日头毒，张老汉趁
机教育孩子读好书，长大了去大城市
生活，不用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
子。嘉耀挺争气，读完大学就在城里
上班，还是跨国网络公司，业务繁
忙。

张老汉打心眼里替儿子感到高
兴，好几次想去城里探望，看看他生
活的城市，可一直没成行。

过完年，一场意外让张老汉不
得不去到儿子工作的城市。那天吃
过饭，他觉得腹部隐隐作痛，一直没
有缓解的迹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嘉耀忙送去医院检查，一番折腾下
来，医生说小地方的医院治不了，得
赶紧往省里大医院送。救护车火急
火燎把一家三口送到了城里的大医
院。

经过及时诊治和手术，张老汉的
病情稳定下来。休养半个月后，张老
汉还得做一次化疗，暂时不能回乡。
出了院，坐在轮椅上的他被儿子推
着，和老伴住进嘉耀租在城中村的出
租屋。夜色皎洁，他们穿行在狭窄的
巷道里，张老汉抬头看了眼头顶昏暗
的路灯和密密麻麻的线路，皱眉问儿
子，怎么租在这种地方？

“这里离公司近呀！坐地铁也方
便。一天能省下不少通勤时间。要
是住在郊区，每天坐车来回都得两小
时。我们很多同事都住这。”嘉耀答
道。

出租屋没有电梯，上楼后，张老
汉就没下过楼，天天待在房子里。楼
里光线差，得整天开灯。苍白的日光
灯照得墙壁一片白，白得张老汉心里
瘆得慌，仿佛又见到手术台上的无影
灯。

张老汉有老伴照顾，嘉耀便去上
班，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
来，第二天又早早出门。张老汉看在
眼里，心疼不已。

“难怪儿子那么喜欢太阳，一天
到晚忙，估计都没机会见到太阳。”
张老汉对老伴说。

大病一场，张老汉像田地里没照
到太阳的病怏怏的苗。等到复查完，
张老汉就立马坐车回家，不顾嘉耀的
一再挽留。

回到熟悉的家，张老汉的身子慢
慢恢复了过来，如同阳光下舒展开的
花朵，生机盎然。

一缕阳光跳上窗台，张老汉已可
以独自走出屋子，慢悠悠到墙根下坐
着晒太阳。一想到忙碌的儿子，就掏
出手机，想给嘉耀发条语音，劝他少
加点班注意身体，或者搬个好点的住
处。

就在信息要发出那一刻，儿子的
微信也发过来了。

“爸，我刚去售楼处交了定金
了。“嘉耀说道：“今年终于攒够首付
买了一间房，给您们看看新房的环
境。”

视频里，房子坐北朝南宽敞明
亮，最耀眼的是，阳台上那一片白花
花的阳光。

好啊！好啊！张老汉边看边点
头，心里渐渐亮堂，儿子终于通过努
力买到了楼房，有了阳光滋润，作物
才能站稳脚跟！

画说三亚 漫画：杨智宏

2020年近4年后再“牵手”
2020年，广东赖女士从非洲归国待产，因疫情落地三亚，在这

里隔离观察并产子。其间，她得到了多位“临时亲人”的照顾：时
任天涯区卫健委副主任的邱婧，负责她生产的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主治医师邢雪凤……为了铭记和感恩，她为孩子取了昵称“小海
南”。近4年后，赖女士一家再来三亚，专程看望当年的“恩人”。

关于爱与被爱，两度牵手，一段佳话。

2020 年分别时，赖女士的婆婆抱着出生不久的
外孙，牵着邱婧的手，连连道谢。

2024年再相见，当年那个襁褓中的婴儿，已是快
过4岁生日的儿童，“小海南”紧紧握住了阿姨的手。

2024年


